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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遇到什么大官司了？受了多大委屈？要告什么人

？的确，提起“官司”，我们可能会联想到某些熟知的艺术

形象，如关汉卿笔下的窦娥，评剧中的刘三姐，张艺谋电影

中的秋菊⋯⋯说实话，碰上官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也很少

有人跟“上诉”沾边。普普通通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

谁想走上法庭呢？然而在英国，为了一件小事，我们却“告

”了人家一把。前年夏天，我带女儿来英国剑桥与丈夫团聚

。女儿刚刚在国内读完小学，到英国后要继续接受教育。8月

下旬的一天，我们去郡政府给女儿报名，希望女儿能到柴斯

特顿中学就读，9月初这里的中小学就要开学了。按照预约时

间，我们一家人准时来到接待室。不料，负责此事的史密斯

女士告诉我们，柴中已经满员，女儿只能去离家较远的曼纳

中学。“那什么时候能转学？曼中离我家太远，我们又没有

汽车⋯⋯”我忧心忡忡地说。史密斯女士宽慰我们道：“我

先把你女儿列入柴中候补名单，一有空额，马上就可以转入

。当然，等待时间的长短，要看你女儿在候补名单上的位置

以及学校的接收能力⋯⋯”人家说得合情合理，我们也不好

继续唠叨，曼中离我家有一英里的路程，让女儿骑自行车我

们不放心，于是每天步行上学，我和丈夫早晚轮流接送。从

家里到学校需要25分钟，这就意味着女儿每天路上要花50分

钟，而我们接送每天要花100分钟。这样折腾一个月，我们有

点招架不住了，而且一些朋友告诉我们，柴中的学习条件、



师资力量以及校风都要比曼中好。于是，我们再次给郡里打

电话，试图让他们理解我们的难处。电话里传来的问话很令

人惊讶：“你们提出上诉了吗？”“什么？哦，没有。”“

如果不满意，你们有权上诉，我会把表格寄给你们。”“只

有这个办法了吗？”“是，要不然只有耐心等待。”听了这

番话之后，我和丈夫开始讨论是等待还是上诉的问题。一位

在英国居住多年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英国

人很怕投诉。既然别无妙计，那就试一试吧！我们终于递交

了上诉信。11月下旬，郡里寄来了一封信，把“开庭”的日

期和地点通知了我们。12月10号，我们又收到了郡里寄来的

一大包材料，里面有一本厚厚的《中学生家长须知》、柴中

提供的有关资料，以及我们与郡政府之间往来的所有电子邮

件的打印件和信函的复印件。12月14号是“开庭”的日子。

早上，我和丈夫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丈夫扎上领带，穿上

黑色羊绒大衣，我也换上了一套西装套裙，略施粉黛，两个

人看上去都非常正式、端庄。其实，我们心里却一直在敲小

鼓。去郡政府的路上，还在讨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丈夫

说：“恐怕希望不大，柴中已经满员，怎么会再往里塞人呢

？”我说：“既然走到这一步了，就得硬着头皮去争取，况

且我们也有我们的理由。”“那是当然，自己先没了底气，

怎能让人家信服？”两个人互相鼓励，心里似乎踏实了些。9

点20分，我们来到了郡政府，说明了来意，登记处发给了我

们每人一张胸牌，让我们坐在门厅里等候。不一会，来了两

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微笑着向我们作自我介绍，一位来自郡

政府，他说他将代表剑桥郡和柴中申辩；一位是郡里聘请的

律师，主要是监督整个陈述、答辩过程、并决定过程是否符



合法律程序，但他不参加投票。我们一起上楼，来到三楼一

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面已有三人稳坐于宽大的会议桌前

，坐在中间的是一位中年女士，名叫埃米约翰逊，右边是一

位老先生，左边是一位中年男士。他们三位就是今天受诉小

组的成员，类似于法官和陪审团。我们上诉能否成功要由他

们三人投票决定。人少厅大，给人一种空荡不安的感觉。互

致问候之后，我和丈夫踌躇着不知该在哪里落座，约翰逊女

士微笑着说：“请便，坐哪儿都可以。”我们就近坐下，坐

在我们这边的还有郡里那位先生，律师坐在三位小组成员和

控辩双方之间。约翰逊女士接着说：“请不要紧张，这并不

是非常正式、严肃的辩论。”很显然她是今天的主席，但令

人纳闷的是，她面前的牌子上却写着“非专业成员”。我想

起郡里寄给我们的材料，上面说，按照规定，受诉小组由三

名成员组成，其中有两位非专业成员，还有一位是学校教师

。今天他们的人员安排正是按此规定执行的。据说，学校教

师主要从孩子和学校两方面来评判哪一方陈述更“合理”，

“非专业成员”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门外汉”，他们只根据

个人感觉判断哪一方更“合情”。约翰逊女士首先向我们介

绍在场的每一位成员，受诉小组成员中，那位中年男士和约

翰逊女士一样，也是“非专业成员”，那位老先生是一位退

休教师。环顾四周，小组成员、律师和郡政府代表，个个衣

冠得体，正襟而坐，但并不冷峻可畏。每个人都面带微笑，

显示着十二分的善意和真诚。约翰逊女士介绍完程序后，受

诉开始。首先由郡里那位先生代表剑桥郡和柴中陈诉拒收理

由。只见他手持校方提供的一叠厚厚的材料，侃侃而谈：一

、目前学校已经大量超员，全校学生人数比规定的招生数超



出近百人；二、学校的教学楼正在维修，缺少教室，某些课

如食品技术课不得不停上；三、师资短缺，学生得不到应有

的关照；四、校方资金不足，不能使每个学生受到应有的教

育，有悖“充分发展”的原则⋯⋯。不得不承认，学校的理

由非常充分。我在心里暗暗叫苦：今天的官司恐怕打不成了

。虽然我们有自己的理由，但我们的困难毕竟只是个人的困

难，小小的家庭在一个拥有一千名学生的国立中学面前算什

么呢！此时，我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看了看丈夫，他却不

露声色地听着，似乎比我冷静得多。轮到上诉一方开始陈述

了，丈夫开始不紧不慢地表述我们的理由。第一是客观原因

，我家离学校太远。每天上学，孩子路上耗时多，家长接送

更是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虽然这样有利于身体健康(丈夫不

经意地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笑了。)，但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

来很多不便。如果能转到柴中上学，孩子步行六、七分钟就

到，也不用父母接送。第二是主观原因，关系到孩子的心理

健康。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家里没有小伙伴，孩子希望附近

有几个好朋友，放学后或者周末可以在一起玩儿。但附近的

孩子都在柴中上学，不在同一个学校，很难成为朋友。所以

，女儿每天都感到很孤独，长此以往，我们很担心她的心理

健康。陈述完毕，控辩双方开始互相提问，受诉小组成员也

问了一些问题，诸如来英国多久了，学校对孩子功课是否有

特别辅导，孩子喜不喜欢她的学校等等。借着这些提问，我

们又继续补充了一些转学的理由。四十分钟之后，辩论完毕

，约翰逊女士宣布受诉结束。她微笑着告诉我们，三天后将

把受诉小组的决定寄到我家。最后，大家互相道谢告别。出

得门来，我和丈夫相视而笑。虽然我们还不能预知结果，但



上诉时正式而友好的气氛让我们感觉很舒服。12月17号早晨8

点，“啪达！”一声，一封信从家门的投信口中飘落下来。

我们一家三口争先恐后地冲向门边，捡起那封信，果然是郡

政府寄来的。匆匆忙忙地撕开，只见里面赫然写着：“校方

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你们的上诉成功了！”如今，女儿每

天都高高兴兴地自己步行上学、回家，节省了我和丈夫好多

时间。一家人去了一块心病，感觉很顺畅。说实话，这件事

的成功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也许是因为出国时间不长，对

于英国人如何看待事情、如何解决问题还不熟悉，也许是因

为对于自身的境况缺乏信心，我们自始至终对上诉一事心存

疑虑，谁对结果都没把握。其实，不管上诉结果如何，这件

事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在英国，一件小事也有章可循

；个人利益有时并不亚于集体利益；人们对待一件事情，不

仅看它是否符合规定和原则，也看它是否符合常情常理。让

专业人士和非专业成员共同决定一件事，也许就是要二者兼

顾吧。我想，要是我们中国也有一些类似的组织和机构，帮

助老百姓解决不大不小的问题，该省去多少麻烦啊！但又一

想，这样的机构要做出公正的决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首先要有制度保证，还要求工作人员公正无私，这也许正

是目前我们所缺少的。文/於斌(英国)nbsp； 


